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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爱V不V”这一结构体现了汉语凝练的特征，本文从其内部结构、语义解读、构式特征以及语篇功能几

个角度对“爱V不V”进行了探讨。首先将其内部结构划分为“爱/V不V”，由此“V”和“不V”体现了

逻辑形式和内在的心理趋向上的矛盾对立，从而探讨“爱”在这一个结构中所具有的新的语义为说话者

对动作“V”发生与否的不在乎或者否认了“V”和与之相关动作之间的内在联系。该结构在语篇中主要

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态度，这种高度凝练省略、高度口语化的结构为话语分析提供了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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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ucture “ai V bu V”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onciseness. This article explores 
“ai V bu V”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ts internal structure,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constructional 
features, and discourse function. It can be divided into “V” and “bu V”, which reveals the contradic-
tion between its logical form and internal psychological preference. From this point, the newly 
emerging meaning of “ai” is discovered within this structure: the speaker’s indifference towards 
the occurrence of action indicated by “V” or denial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 and the action. 
“ai V bu V” is employed in discourse to express the subjective attitude of the speaker, and its distinct 
features of conciseness and colloquiality provid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discour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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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汉语精炼，蕴意丰富，简单的句式能包含大量的信息。功能语法学家区别语法创新和语法演变，通

常把在特定的语用环境中随机发生的语法变化称为语法创新；当这种个体创新形式在语言内部扩展使用

的语境、在社会上扩散传播到相当广泛的人群并被规约化后，就能达至语法演变的最终完成[1]。也就是

说，语法的演变是一个从发生、发展到完成的过程，演变的发生引起语法创新，演变的扩展、扩散与规

约化导致语法演变的完成。“爱 V 不 V”结构就是这样的句式之一。普通话中的“爱 V 不 V”结构通常

是在口语中使用较多，该句式的完成通常是在前后两“V”处嵌入单音节动词，例如：“爱干不干”“爱

买不买”“爱信不信”。汉语形态变化较少，标志语义格式的外在形式也缺乏，因此，按意义进行搭配

和组合以助于形成汉语语言单位，这种靠意合法(parataxis)构成的精炼句式是汉语结构造法的特征之一。 

2. “爱 V 不 V”构式探讨 

生成语言学认为，语言知识就是“词汇(词库)”和“规则(语法)”的知识。代表认知语言学“当下发

展方向的基于用法理论(usage-based theory)”不同于 Chomsky 的“生成观”，认为语言表达式不是由与生

俱有的语法规则生成的，而是语言使用者以具体语言使用实例中抽象出来的图式为模板建构出来的[2] [3] 
[4]。这一观点着重突出了认知语言学的基于用法理论这一重点，任何结构的探讨都不能从其实际用途中

剥离出来。主流语言学理论进入了“基于用法的语言理论时代”[5]。 
亚里士多德认为，“整体由若干部分组成，其总和并非只是一种堆积，整体有时不同于部分”[6]。

整体不等于部分性质的简单加和，由部分构成的整体可能产生超越部分的性质。整体作为一个部分的复

合体，具有超越其要素的“特征，而这些不是通过一般组合性原则可以推究的。然而，在远古人们只认

识到“整体等于部分之和”，并作为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应用于代数、几何、形式逻辑以及日常生活

之中[7]。后来，当人们发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时，他们感到措手不及，这似乎和他们所感知的物理

世界产生了冲突。因为在物理世界的线性系统当中，整体总是等于部分之和。 
而这样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在语言研究中同样适用。按照弗雷格的“语言合成观”——一个

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就是其构成成分的词汇意义和组合方式的函数，即词汇为一个表达提供丰富的意义，

而规则管束这些词汇的组合方式。语言合成原则的基本内涵是：一个复杂表达式的涵义是由其组成部分

的涵义所决定的，具体而言，一个合成表达的意义来自其部分意义的组合及其组合方式[8]。Goldberg 也

谈到语言合成性的思想[9]。她明确指出“构式语法研究的一大优点是有助于维持组合性原则”，并提出

“一个语言表达式的意义是词汇意义和构式意义的整合”，实际上这是用另外一种方式维持了语言的合

成性原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部分合成性原则”或“语义整合原则”[10]。 
“爱 V 不 V”构式的语义仅从字面看可能的切分包括上文已经提到的“爱 V 但是不 V”和“爱 V 或

不爱 V”。但是根据构式理论的观点，我们不能把“爱 V 不 V”构式简单看作显性成分“爱”和“V 不

V”或者“爱 V”和“不 V”意义的组合，因为在语言使用者的心理上，该构式的语义还包括隐性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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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所谓/是你自己的事”之类。这种不同于整体等于各部分之和的一般情况。在下面例句中：“平日

里趾高气扬，目空一切，有时就连县长的话也爱听不听。(季字《县长朱四与高田事件》)”“有家厂子看

门的师傅，过去对有人将厂里的材料拿回家，爱管不管。(北大语料库《报刊精选》)”，“爱 V 不 V”

构式已经被固化。这一构式的使用在日常口语中经常被用来表达说话者的态度倾向。 

3. “爱 V 不 V”的结构划分及语义解读 

“爱 V 不 V”这一形式结构在具体的语言表达中有不同的情况。根据前后处“V”是否同形，可以

将这一结构分为两类：(1) 前后两处“V”同形。例如：“杜梅：‘爱打不打(饭)，不吃也可以。’(王朔

《过把瘾就死》)”“我们就是这么个糙礼儿，姑老爷爱依不依。(《儿女英雄传》)”(2) 前后两处“V”

异形。例如：“他老是对人爱搭不理，真让人搞不懂。(钱钟书《围城》)”“这个地方的人爱财不说，甚

至为了一点钱财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在(2)中，“爱”后可以接形容词或名词。“爱搭不

理”“爱财不说”这一结构中，“不”和“V”已经凝结称为更为紧凑的内部结构，含义上有“……以

外”的层面。本文的研究对象则是(1)中前后两处“V”同形的“爱 V 不 V”结构，即指的是在 V 位置上

可以嵌入某个单音节动词，并且前后两个 V 位置上嵌入的是同一个动词的一种句式。例如：“我们进去

后，有时候也可以随便看，随便翻，但用得着‘劳驾’‘多谢’的时候也有；不过爱买不买，决不至于

遭白眼的。”“孙太太爱理不理地应一声。(钱钟书《围城》)”“一些大的网购店的服务更是到位，和商

场爱理不理的店员比起来，网购客服 24 小时在线，有问必答，还非常热情。” 
动作行为动词、心理动词、趋向动词都能进入这个格式，例如：爱吃不吃、爱喝不喝、爱走不走、

爱听不听、爱看不看、爱批评不批评、爱保卫不保卫、爱宣传不宣传、爱学习不学习、爱喜欢不喜欢、

爱怕不怕、爱来不来、爱回去不回去。相反存消类动词、能愿动词、使役动词中只有部分动词可以进入

该格式，例如：爱死不死、爱活不活、爱会不会、爱让不让；绝大部分不宜进入，例如:我们一般不说爱

发生不发生、爱敢不敢。总结起来:能进入该格式的动词有以下几个特点：(一) 单音节比双音节更适合进

入“爱 V 不 V”格式。“爱 V 不 V”本身是经过省略和缩减而来的结构，因此进入其中的动词越简短越

好。双音节动词很多也可进入“爱 V 不 V”，但是整体结构义较同义的单音节动词更为正式，缺少随意、

置之不理的态度，试比较：“爱学不学”和“爱学习不学习”，前者的接受度和使用度更高。(二) 口语

色彩的动词比书面语体色彩的动词更宜进入“爱 V 不 V”，“爱 V 不 V”是在口头交际的过程中逐渐缩

略形成。汉语交际过程中，说话人在非正式场合的交流都是尽量简短，这又与第一点的音节最短原则不

谋而合。(三) 进入该格式的动词所表现的动作需是听话人主观可控。像宣传、保卫、上来、下去、吃饭、

这样的自主动词，听话人可以主观控制和完成，这正好符合了说话人置之不理，听话人自己随意处置的

结构义。如果像演变、应该等这样听话人不可控的动词在进入该格式时就要有语境的支持。根据动词 V
位置的意义，进入该结构的动词可以分成两大类：(一) V 为动作动词、行为动词、趋向动词、给与动词、

使令动词等：爱吃不吃、爱干不干、爱信不信、爱去不去、爱给不给、爱让不让；(二) V 为心理动词、

消现动词：爱想不想、爱恨不恨、爱死不死、爱活不活。确定具体的研究对象之后，要了解“爱 V 不 V”

结构的语义，就要弄清楚它的组成成分。一般来说，一个结构是有更小的有意义的单位组成的。王力在

《中国语法理论》最早提出形合与意合这对概念，他认为：“中国的复合句往往是一种意合法在西文称

为 parataxis……parataxis 在西洋语言里是一种变态，在中国语里却是一种常态。”[11]。用这种意合法的

观点来解释“爱 V 不 V”结构的话，那么理论上“爱 V 不 V”结构就是多重复合句，所以，在句法分析

上就要厘清内部的结构，必要时对该结构进行切分。对“爱 V 不 V”结构进行切分时，有以下几种情况：

(1) “爱 V 不/V”；(2) “爱 V/不 V”；(3) “爱/V 不 V”。这三类切分可能已经穷尽了该结构的所有语

义单位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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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爱 V 不/V 

首先，由于“爱 V 不”不是一个完整的意义单位，它不可能和“V”组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表义单位。

但是在有的方言中，有“爱 V 不”这种形式单独运用的情况，但是这种单独运用的“爱 V 不”与“爱 V
不 V”没有可比性。因为它的对应形式不是“爱 V 不 V”，而是“爱 V 不爱 V”。例如，“你爱哭不(爱
哭)？” 

3.2. 爱 V/不 V 

对于“爱 V 不爱 V”的形成，不少学者认为，“爱 V 不爱 V”应该是从“爱 V 不爱 V，不爱 V 就

不 V”紧缩而来的[12]-[17]。“爱 V/不 V”这种划分体现的是“爱 V 不 V”结构实际上是由“如果爱 V，

那么就 V，如果不爱 V，那么就不 V”这样两个假设关系和一个选择关系两层多重复句紧缩而成的。单

看“爱 V”，它只是一个动宾短语，后面省略了假设关系的“如果”和后一分句“就 V”；单看“不 V”，

它只是个状中关系的短语，前面省略了表假设关系的前一分句和后一分句的联结部分“如果不爱 V，那

么就”。整个“如果爱 V，那么就 V，如果不爱 V，那么就不 V”句式经过这样高度的紧缩变成“爱 V
不 V”结构。在这种结构划分下，“爱 V/不 V”可以被接受语义解读有两种情况：1) 对当说话人心平气

和地用这种原句式表达思想时，说话人是分别说出两种具有正反性质的情况供听话人进行平等的选择，

而且表示无论选择哪一种都随便。例：这是份新工作，你如果爱干就干，如果不爱干就不干；2) 当原句

式紧缩成“爱 V 不 V”句式以后，紧缩式中除了仍然还保留着“无论选择哪一种都随便”基本语义信息

以外，它还增加了在说话人看来具有明显的不满意情绪。是“随便对方 V 或不 V”，实际是表达一种“不

V 拉倒”的无所谓、不相干、或不满的态度。例如，“爱吃不吃”意思是“不吃拉倒”，“爱信不信”

意思是“不信拉倒”。语言经验告诉我们，“爱吃不吃”应该是从“爱吃就吃，不爱吃就别吃”紧缩而

来的，“爱信不信”是从“愿意信就信，不愿意信就别信”紧缩而来的。例如，“这是份新工作，你爱

干不干”。 

3.3. 爱/V 不 V 

刘承峰指出，迟永长分析这一结构，因为对“爱 V 不 V”所作的“爱 V/不 V”这种切分不能与他所

说复句的选择关系形成整齐的对应，只好假设该结构省略了“就 V”和“不爱 V”来求得与复句原型的

对应[18]。我们认为这一结构的形式足以表征它的深层语义，应该作如下切分——“爱/V 不 V”。此类

划分可以在以下的例句中被呈现出来。 
例如：“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来，爱来不来，反正今天天气不错，暖风熏熏。(王朔《一半是火焰一

半是海水》)”。现在假设该例句切分的第一个节点在“来”后，那么就应该切分为“爱来/不来”。那么，

上句结构可以转为：“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来，爱来(但是)不来，反正今天天气不错，暖风熏熏。”但是

如果依照第三种划分方式，该例句可以这样理解：“爱来”表达了说话者对“来”这个动作的心理期望，

“不来”则表达了说话者对“来”可能发生的否定。这种划分的停顿在语义上有转折的含义。这种“来”

和“不来”选择已定的语义关系及其所处的语言环境是矛盾的：前面说“不知道”“来”还是“不来”，

而停顿又提供了一种选择以后的结果，那就是“不来”，这就造成了前后语义上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

由第二种切分造成的，所以这种切分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由此看来，“爱/V 不 V”结构中的“V”和

“不 V”在语义上不仅存在极性对立的关系，而且意义也是矛盾的。从逻辑上来看，两者不能同时取等

值，就是不可以同时为真。这种特点在句法上的表现就是不能在表示非选择的语境中共现，因为动作发

出者不可以既“V”又“不 V”，例如“*我玩不玩摄影”。 
“你爱答应不答应，最终决定权在我而不是你。”“我爱答应不答应，我认为她们的话有道理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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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答应她们的合理要求！”从以上两个例句可以看出：“V”和“不 V”是说话者和与这个动作直接相

关者对“V”的发生与否态度上的矛盾的外在语言表现形式。说话者对“答应”这一动作或者说事件在

主观上都是期望它的发生，而作为与“答应”直接相关者并不如说话者所期望的那样去“答应”。而在

“他爱答应不答应，不用管他，我们干我们的。”双方之所以对同一动作看法不同，主要是因为动作直

接相关者认为“V”与另一个动作事件具有必然联系，它的发生与否对后继相关动作具有正决定性。而

说话者则并不认同这种必然联系，如例句中、与动作直接相关者“他”认为“答应”和“干”之间具有

必然联系。如果“答应”不能得到满足，那么与之相关的动作“干”就没办法进行；而说话者“我”则

否认“答应”和“干”之间的这种联系，认为“不答应”也可以“干”。 
在这种“爱/V 不 V”的划分下，“V”和“不 V”是作为“爱”的后继成分共现的。“V”和“不 V”

体现了逻辑形式和内在的心理趋向上的矛盾对立，就在于“爱”在这一个结构中所具有的新的语义。 

4. “爱”在“爱/V 不 V”中的语义探讨 

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爱”有如下释义： 
① □动 对人或事物有很深的感情：～祖国｜～人民｜他～上了一个姑娘。 
② □动 ｜～看电影。 
③ □动 爱惜；爱护：～公物｜～集体荣誉。 
④ □动 常常发生某种行为；容易发生某种变化(通常是说话人主观上不愿发生的)。 
⑤ (Ài) □名 姓。 
以上 5 个义项都是表示一种对事物或动作的单向取舍，后面的成分都是动作发出者所接受的对象，

这种单一选择倾向不能对“V”和“不 V”造成的矛盾做出调解。 
接下来在其辞书中查阅“爱”字义项如下： 
《汉语大字典》中收录了“爱”的 12 个义项：① 惠，仁爱。② 亲爱；对人或事物怀有很深的感情。

③ 喜欢；爱好。④ 特指男女间的情爱。⑤ 怜惜；爱惜。⑥ 吝惜；舍不得。⑦ 护卫。⑧ 容易；常常

发生。⑨ 对别人女儿的尊称。⑩ 行貌。⑪ 通“薆”。隐蔽貌。⑫ 姓。 
《汉语大词典》收录了“爱”的 12 个义项：① 待人或物的深厚真挚感情。② 仁惠。③ 喜欢，爱

好。④ 仰慕。⑤ 爱护，关心。⑥ 怜惜；爱惜。⑦ 舍不得；吝惜。⑧ 指男女间之爱恋。⑨ 容易发生

某种变化；常常发生某种行为。⑩ 对别人的女儿的尊称。⑪ 通“薆”。隐蔽；障蔽。⑫ 通“暧”。 
《古代汉语词典》中收录了“爱”的７个义项：① 喜爱，宠爱。② 特指男女间相互爱慕亲热的行

为。③ 惠爱，仁爱。④ 爱惜。⑤ 护，保卫。⑥ 通“薆”。隐蔽，隐藏。⑦ 姓。 
《汉字源流字典》中收录了“爱”的 14 个义项：① 行走的样子。② 仁惠，慈惠。③ 对人或事物

有深厚的感情。④ 亲爱的人。⑤ 男女相恋。⑥ 珍惜。⑦ 吝惜，舍不得。⑧ 护卫，保护。⑨ 喜好，

喜欢。⑩ 宠爱，过分骄纵。⑪ 容易。⑫ 隐蔽的样子。⑬ 对对方之女的尊称。⑭ 姓。 
将以上辞书中“爱”字义项意义相似的义项进行归并，同时收入不同辞书中的不同义项，将“爱”

义项整合得到的结果如是：① 仁惠，慈惠。② 对人或物的深厚真挚感情。③ 男女爱恋。④ 爱护，爱

惜。⑤ 喜爱。⑥ 吝惜，舍不得。⑦ 姓。 
郑泽芝和宋伯雯通过对“爱”与“喜欢”在语料库中实际使用的全面考察发现了“爱”与不同词性

搭配各个义项出现的环境倾向性，同时还发现现有词典注释不能满足语言实际使用的需求[19]。“爱”常

用于表达人复杂的情感，虽然难以进行界限的界定，但笼统的用“对人或事物有很深的感情”来概括不

利于词义消歧以及学习者的学习。要想进一步确定“爱”字的含义，不仅想要查询目标词最基本、最常

用的含义及用法，同样也要了解在实际的语言使用中目标词的实际含义及对应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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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另辟蹊径，即通过寻找可以在同一结构中替换“爱”的语言单位的语义来总结“爱”的语义[19]。
例如： 

“你爱答应不答应，最终决定权在我而不是你。” 

“随便你答应不答应，最终决定权在我而不是你。” 

“我爱答应不答应，我认为她们的话有道理我就有权答应她们的合理要求！” 

“我答应不答应我说了算，我就有权答应她们的合理要求！” 

“他爱答应不答应，不用管他，我们干我们的。” 

“他答应不答应无所谓，不用管他，我们干我们的。” 

从这些变体中总结归纳出“爱”的本质语义。“爱”体现了说话者对动作“V”发生与否的不在乎

或者否认了“V”和与之相关动作之间的内在联系；尽管说话者本质上也对“V”的发生与否有心理上的

趋向，但这种趋向由于两者之间的矛盾的无法调解退而表现为对“V”发生与否的不在乎。“爱/V 不 V”

——体现说话者对不同动作之间的一致性联系的蔑视、不在乎。这种含义替换实际上是更加深层的针对

“爱 V 不 V”这一构式含义的探讨。 

5. “爱 V 不 V”结构的语篇功能分析 

我们通常用语篇来泛指一个完整的语言材料，它可以是一句问候、一次谈话、也可以是一张便条、

一篇报道、一部小说……语篇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必须合乎语法，并且语义连贯，包括与外界在语

义和语用上的连贯[20]。“爱 V 不 V”这个结构在进入语段后会产生一定的语义变化。话语篇章中可以

根据语境和语篇结构的不同来讨论该结构产生不同的功能和含义，由此可分析“爱 V 不 V”的语篇功能。 

5.1. “爱 V 不 V”的语篇意义 

前面讨论过能进入“爱 V 不 V”结构的动词情况。这部分还是聚焦于两处 V 为同一动词的情况。例

如：“爱打不打”“爱听不听”“爱种不种”均属于此类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该结构表示的是“如果爱……，

那么就……；如果不爱……，那么就不……”的推断意义，并且带有说话者对听话者某种程度上的蔑视

语气。由此可以得知，“爱 V 不 V”实际上是由两个表示假设关系(如果……就……)和一个表示选择关

系(爱或者不爱)的多重复句紧缩而成。“爱 V 不 V”最典型的语篇功能是表态，即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态

度，主要的语意侧重在表达不满上。从言语行为理论来看，说话人使用“爱 V 不 V”往往是表达对某一

现状的感情和态度。 

5.2. “爱 V 不 V”的语篇文体特征 

语篇的文体特征是与语篇的情景特征密切相关的。从语言功能的角度讲，语篇的文体特征是语言特

征在语境中的功能的表现[21]。“爱 V 不 V”这一结构有以下显著两个的文体特征：1) 高度精炼、省略。

汉语言文字的意合，使其能够以简驭繁，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大的信息量[22]。“爱 V
不 V”四个字，语篇意义丰富，言简意赅，免去了使用“如果爱……，那么就……；如果不爱……，那

么就不……”或者“像是……又不是……”冗长的表达。这种精炼的表达也产生结构紧凑的语篇衔接效

果。2) 高度口语化。“爱 V 不 V”其非正式的文体风格给篇章赋予了一种灵活多变、简洁生动的语言特

色。通常说来，四字格一般有下面两种重音形式：轻中轻重；中轻轻重[23]。“爱 V 不 V”的韵律特征，

也充分显示了其非正式文体的文体特色。一般口语形式多采用的重音格式为轻中轻重式。正式场合都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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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轻轻重式。配上轻中轻重式重音格式后，“爱 V 不 V”的语义语用特征更能充分的表现出来。 

6. 结语 

本文主要从多角度对“爱 V 不 V”这一结构的使用进行了探讨。首先讨论了“爱 V 不 V”的几种内

部划分情况，并以此延伸出“爱”字在该结构中是否能被赋予新的语义。又从语篇功能的角度分析了其

语篇意义和语篇文体特征。“爱 V 不 V”这一结构的使用还伴随着其语法化和主观化的过程，在这些过

程中，“爱 V 不 V”结构逐渐固化下来，成为一个较稳定的构式，有着自己独立的语义即：表达说话人

无所谓的态度以及对听话人含有轻视的态度。陆俭明指出，构式语法可以帮助我们来解释一些先前不好

解释或先前想不到去解释的语法现象，有助于我们说明各种不同句式产生的原因与理据等，还可以避免

将构式的语法意义误归到构式内某个语言成分的头上等等[24]。要进一步考察该结构，接下来可以从语料

库的角度出发，研究该结构的固化过程和在各种语境中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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